
再版序：驀然回首

驀然回首，《思考中醫》面世已經整整14個年頭，很多

朋友見面，熟悉或不熟悉，行內或者行外，都說讀過這本

書，都說曾從中受益，有的朋友甚至不止一次地讀過它。從

前看起來，這是一本由劉力紅撰著的書籍，今日細細回味，

劉力紅不過是個代號、窗口或管道，該流淌的，只要因緣具

足，自然會流淌出來，不管是由張三或李四。所以，此刻很

想就來來往往中我所能領會到的因由做一回顧，並期望讀者

能對這些因由有所感念。

一、進藏

《思考中醫》的主幹脈絡源自《傷寒論》，是跟隨李陽波

師父心路歷程的寫照，當然也不乏碩、博期間跟隨導師所做

的思考。1991年3月29日，也就是女兒出世的前一天，陽波

師去世。對我而言，這個打擊是多方面的，我幾乎是在沉鬱

和淚水中迎接自己作為父親的身份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陷入

迷茫和沮喪，不知道前路何在？1996年暑假，或許是為了

填補內心的空白，或許是為了信仰，我踏上去甘孜藏地的

路。之後的好些年，我的寒暑假幾乎都泡在那裏，算來在藏

地過了六個春節。

很慶幸自己趁著年輕，能在這片土地上苦苦煎熬的那些

歲月，於我而言，這是永遠值得珍惜與憶念的時光。在這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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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值遇人生的導師，獲得了信心與菩提心是人生最上竅訣的

教授。因為導師的指引，人生的路不再迷茫，知道了學中醫

的目的是什麼，更明晰了此生的目標和方向。

大約在1998年的暑期，我與朋友張軍（碩士期間同學）

一道進藏，出來時徑直到青城山與海吶博士會面。海吶雖是

我的師弟（我們一同拜在王慶餘師門下），但之前卻一直未曾

相見。我們一見如故。我從跟師談到進藏，意猶未盡，於是

相約於次年的暑假在瀘沽湖來一場暢談。1999年的暑期，我

們如約而至。海吶帶來了近三十位老外，我除夫人外還帶去

了一位特殊的朋友，就是張軍。本來，張軍不是去聽我的課

而是去蹭學英語的，因為他一直在做出國夢。只是聽著聽

著，聽入了迷。他沒想到中國文化和中醫可以這樣理解，更

沒想到枯燥的《傷寒論》竟然這般有趣！他被徹底顛覆了，

當然也包括這一幫老外。

在瀘沽湖的十天課程，沒有講稿，全都信手拈來。第一

次跟老外講課就如此「放肆」，這得益於陽波師父的教示。在

師父的眼裏，中醫是能夠講清楚的，講不清是因為你自己不

明白。有了這條底線，已弄明白的自然講得清楚，沒弄明白

的，任你如何準備仍是個不清楚。所以任何形式的課其實是

沒法做準備的，唯一能夠準備的就是平時你要弄明白。瀘沽

湖的這一課，牢牢奠定了之後暑期的外教因緣。臨別，大家

自然依依不捨，又相約明年的事，而這位張兄則硬往我褲兜

裏塞錢，幾番推阻沒有推掉。塞錢幹嗎？要我回去買磁帶，

上《傷寒論》的時候為他錄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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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98傳統班

時間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，該是我為廣西中醫學院首

屆（98級）傳統班上課的時候了。傳統班是我們學院的創舉，

顧名思義，是為了在現代的環境裏為中醫尋一條出路，它凝

聚著時任院長王乃平博士的心血。這次《傷寒論》課程總共

100個學時，為了這次課程，也因為傳統班所蘊含的意義，

我做了很長時間的醞釀，第一次認真地寫了很完整的備課題

綱。因為有令在身，從第一節課便開始錄音，直到100節課

圓滿完成。課程結束的時候，我的案頭已堆了一大摞錄音磁

帶。面對這一摞將要寄出的磁帶，我的心中突然浮現出南老

（懷瑾）的《論語別裁》，這是我讀過且愛不釋手的一本好書。

恐怕沒幾個讀書人沒有翻閱過《論語》，於我而言，每次

翻閱多是半途而廢。東一榔頭西一棒子，弄不清孔子與弟子

們究竟要說些什麼？自從讀了懷師的《論語別裁》，對於《論

語》的領悟便可謂別開生面。不僅東西相貫，而且首尾相

連。師徒之間的話語每每叩動心弦，精妙處忍不住擊案叫

絕。《論語》的零散不見了，《論語》的晦澀也不見了。《論語》

可以這樣說、這樣寫，《傷寒論》就不行嗎？行，一定行！隨

著文字的轉錄、梳理，完全地無意插柳卻成蔭，這便是後來

大家看到的《思考中醫》。

三、去我

雖說只是文字的梳理，這個過程著實不輕鬆，費時年

餘。不少看過《思考中醫》的人，都說我很博覽。其實恰恰

相反，我讀的書甚少。原因一則是不夠勤奮，更重要的是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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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太慢。我自詡是不折不扣的讀書人，因為不論什麼書，我

必讀出聲來，至少是心裏要讀出來，否則根本不知道什麼意

思。看書可以一目十行，而讀書只能一字一字地讀。這樣的

讀書，當然也就讀不了幾部。有一段時間也曾為此苦惱過，

買來一堆訓練速讀的書，結果是不了了之。後來轉念一想，

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讀書有讀書的好，看書有看書的妙，何必

求全呢？

讀書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培育語感，尤其是好的古

書。好的語感一旦形成，寫文章就自然天成，不需要訓練。

讀書是眼看、口讀，然後入心，寫東西正好反過來，是由心

入口，由口達筆，等到由筆落紙，自然可以入目了。

在梳理文字的過程中，益發覺得這本書不一定只給搞專

業的人讀，非專業的人群一樣能讀。這是一個重大的定位轉

變！隨著這個轉變，原來擬定的書名—《傷寒論導論》就

不大適合了，因為這個書名太過專業。那該給它安個什麼名

呢？漸漸地，「我對中醫的思考」呈現在心裏，是了，好像就

是它了。我懷揣著些許的疑慮，帶著這七個字四處徵詢意

見，都認為這是很貼切的名字，是量身定做的。直到有一

天，家裏來了一位方外朋友，徑直在這七個字上打了三把

叉，剩下孤零零的「思考中醫」，這才一錘定音了。

今天看來，這三把叉打得太好，打得太妙！因為叉掉了

「我」，使原屬於某個人的思考變成了大眾的思考，變成了人

人的思考。之所以很多人一遍兩遍甚至數十遍地讀這本書，

讀到要緊處或慨然長歎或熱淚盈眶或拍案叫絕，就因為這本

是屬於他們的心裏話，是他們的思考！當思考不再局限於自

我，當自我的界限被打破，神來之筆便隨處湧現。不是因為

你博覽群書，而是群書中的某個話題需要在這裏呈現。亦非

你見解獨到，而是某處正需要呈現獨到的見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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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我是開放生命的過程，是展現生命的過程。因為去

我，生命的格局變得廣大，因為去我，生命獲得昇華。

四、感懷子仲

從書稿完成到選定出版社還是頗費周折，因為之前為陽

波師整理出版《運氣學導論》（即《開啟中醫之門》）的過程，

讓我對出版一事畏懼三分。所以，《思考中醫》的出版我最先

選擇了南寧，因為可以找到熟人。但最終又因為在圖書編輯

的問題上與出版社意見相左，便準備送到北京去出。這時我

就此詢問了一位對出版內行的北京朋友，想聽聽應該放在哪

家出版社合適？不意這位朋友反過頭來問我：廣西有那麼好

的出版社，你為什麼不在廣西出？我疑惑地問道：廣西有很

好的出版社嗎？他堅定地回答：廣西師大出版社！看來球被

踢回來了。

我回了回神，然後撥通了另一位久未聯繫的老朋友俞凡

的電話。俞凡一直做出版，當我跟她談起《思考中醫》、談起

廣西師大社時，她很肯定地說：整個師大社也就只有龍子仲

能做你的書！後來在俞凡的引薦下，我認識了子仲先生，並

因為他對這本書的喜愛，我們成為莫逆之交。在編輯的過程

中，有一段時間我們冒著酷暑，赤膊上陣，熱烈而深入地討

論書的內涵、書的結構，頁邊那頗為生動的一個個小手指，

便是子仲先生的創意。先生稟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於

浮華世界，素位而行，卻不幸英年早逝。嗚呼，知吾者子

仲，子仲去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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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訪問清華

事物之間的因因果果，看起來偶然，其實都是必然。辦

完了《思考中醫》的出版事宜，我獲得了去清華大學人文學

院訪問一年的資格，那是2002年的9月。踏入清華，對我來

說，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。清華跟我一介中醫有什麼關係

呢？這一年雖不是躊躇滿志，但也有了卻一樁大事後的輕

鬆。我很愜意地往來於於清華、北大，除完成導師吳彤教授

關於複雜性的思考，便是自由地選擇我想聽的課程。

2002年農曆十月初一，又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進入了我

的生命，他就是生於清同治年間的王樹桐先生。如果說生於

唐貞觀十二年（638年）的一位農民—惠能大師，影響和

改變了他之後的中國文化，那麼，1,226年後，生於遼寧朝

陽的另一位農民—王樹桐，亦將對其後的中國文化產生

今人尚難意料的影響。又，如果孔子五十之後學易，並用其

後來的歲月向世人演繹出《周易》的宏偉事業，那麼，2,400

多年後，這位農民則用其一生盡情展現了《歸藏易》的風采。

他在一百餘年前就預知了世界格局的變化，預見女性將步入

社會並發揮重要作用。為了迎接時代的這一重大變化，自

1911年起便開始醞釀女性教育，他以一位微不足道的農民身

份，在25年的時間內，興辦了700餘所女子義務學校。他重

視女性的社會地位，強調女性的社會作用，提倡新時期的婦

德女道。並根據女性的不同年齡及家庭身份，總結出姑娘

道、媳婦道和老太太道。於我而言，他更是一位三醫具足

（上醫以德治國、中醫以禮齊人、下醫以刑治病）的醫王。他

深刻揭示了情緒對生命的根本作用，揭示了情緒之於家庭的

重要關聯，家道的核心就是不良情緒的化解過程。這既是家

庭和諧的根源，更是社會和諧的根源。先生樸實的話語每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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醍醐灌頂，大大拓展了我醫的格局，三和的理念便是在這個

過程中漸漸形成。

子仲曾經與我相約，要我寫一本《中醫環境學》，其實人

生最大的環境不在外邊，而在生命與什麼樣的情緒相伴 

相隨。

六、欽安盧氏

又一番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歷經了「非典」的白色恐怖，

及廣東運用中醫藥治療「非典」的意外收穫，此時舉國上下

對中醫的期待可謂呼之欲出。亦正是在這個時候，《思考中

醫》面市了。僅僅半月的時間，首印即空。一月之內，便二

次印刷，這在師大出版史上，尚是第一回。而我原本平靜的

生活亦就此打破，往來應接不暇，甚至會在機場、在國際航

班上被人認出，儼然成了公眾明星。往後十餘年間的很多故

事，都與《思考中醫》有關。

瀘沽湖授課帶來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是，海吶將他

的業師曾榮修老先生推薦給了我。這讓我有機會認識清末鄭

欽安，學習他的《醫理真傳》、《醫法圓通》，並將學習的感受

寫進《思考中醫》。這對於我日後進入盧門，修習欽安盧氏醫

學，無疑是重要的前緣。

盧門雖不說深似海，但由於不得已的歷史原因，祖上制

訂了不收外姓的規矩。要想進入盧門，就得跨越這條規矩，

可想而知，這是異常艱難的。11年過去了（我們於2006年元

旦正式拜師），想到投師的這段經歷，亦禁不住唏噓感歎。

期間若非師母的憐憫，若非師母大智大勇的周旋，我等斷不

能成為盧門的弟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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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隨盧師（盧崇漢），修習由鄭欽安開宗、由盧鑄之立派

的醫學，於我的習醫生涯既是一次重大的轉變，也是一次飛

躍。醫學由岐黃及神農創立，流至東漢建安，已然面目全

非。經典的主旨不見了，只有代不如代的家技充斥。仲景感

往昔之淪喪，傷橫夭之莫救，勤求古訓，博採眾方，將醫

經、經方合二為一，建立了以陰陽六經為主體的傷寒體系。

實現了第一次整體性的、化繁為簡的融合與回歸。

歷史往往重複，1,600餘年後，當中醫又一次陷入紛繁

複雜的境地，生於蜀地的鄭欽安在飽受儒道文化薰染的前提

下，做了另一次化繁為簡的探索。五氣還是一氣，六經還是

一經，以及坎中一陽為生命立極之根的陽主陰從觀，無疑都

是劃時代的。作為衣缽繼承人的盧鑄之先生，稱其為仲景之

後第一人，並非沒有根據。

後世的醫家中，對於陰陽之間陽為主導這一源自《周易》

及《內經》的理並不陌生，比如張景岳、趙養癸、陳修園等，

然而到了用上，卻每每看不到這個主導。盧鑄之在欽安的引

領下，將「陽主陰從觀」更具體地落實到「人生立命在於以火

立極，治病立法在於以火消陰」，並在用上，在臨證的技法

上，真正地解決了這一主導問題。姜桂附等溫熱藥恰到好處

的配伍及合理的運用，為上述主導的兌現創造了條件，這導

致了民間「火神派」及「鄭火神」、「盧火神」等稍帶傳奇色彩

的稱謂。

由於實現了上述主導在理事上的一致性，理如此，用亦

如此。這使得六經一氣，一氣周流，不再空洞。亦便了知

仲景雖說六經，不過是在一氣上用力。氣能流行，乃成化

功，流行障礙，乃有六經諸病。明乎此，便能明盧師何以

用桂枝、四逆二法演繹諸法，何以以太少二經統攝諸經。

在盧師眼中，我們或許尚未入門，要走的路還很遠，但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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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上的融通，臨證上的踏實，於我們自身而言，是前所未

有的。

七、同有三和

從師的收穫與喜悅，很自然地想跟更多的中醫人分享，

我深知現代中醫人的困惑和不易。在與師母的共同努力下，

師父同意出門講學，後來的《扶陽講記》面世，以及七屆扶

陽論壇的舉辦，都是這一努力的結果。

時間到了2008年，一對深圳的夫婦（《思考中醫》讀者）

前來看我，臨別給我留下了一本書《如何安心如何空》，這又

是一本深深觸動內心的書。我在這對夫婦的幫助下，很快與

作者楊海鷹老師取得了聯繫。如果說之前生命中的去我只是

概念或思想，那麼在這之後可就要真槍實戰了。

2009年4月的某一天，楊師提議我在體制外搭建一個平

台，用以將這些年的思考在平台上落地。於我而言，這是一

個較去清華更未曾夢見的事。坦率地說，我屬於十分自覺的

那一類人，個人吃飯個人飽，故而數十年裏，只是獨來獨

往。搭建平台，意味著完全地破局，這怎麼可能？！我含糊

了一陣，沒有直接回應楊師。

在這之後的年餘，每逢我上京請益，楊師都會拿出大段

的時間跟我討論中醫，討論平台搭建的各種方略。我則會找

出一大堆的困難，一大堆的不可能。終於有一天，我跟楊師

「攤牌」了：我之所以追隨您，是為了探尋生命的究竟，不是

來搞中醫的！楊師回道：生命的究竟是什麼？生命的究竟不

過就是對自我的認識，而自我的認識必須在利眾的過程中獲

得完善。你躲在家裏可是無我了，出來遇遇事才知道我是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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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堅固。是騾子是馬，拉出來遛遛啊！我一時無語。沒有退

路了，老老實實按老師的吩咐做吧！

2011年12月8日，在楊師及多位熱心朋友的幫助下，於

南寧桃源飯店的二號小樓裏，我們正式邁上了這條搭建平台

的路。這個平台以「同有三和」命名。同有三和，是跟隨諸

師的所得所獲，亦是我們理解的中國文化之所以廣大悉備的

根本所在。過去人們用「悠悠萬事，唯此為大，克己復禮」

來形容孔子的一生。而有子於《論語．學而》中精妙地道出：

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」是何者之間的和？於外而言，是天地人

和；於內而言，是性心身和。同有則源自於《周易》的兩個

卦，天火同人，火天大有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
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2014年12月，同有三和中醫藥發展基金會在北京獲批

成立；2015年三和書院醫道傳承項目在和君的幫助下正式運

營，三和公益行亦隨之開展；2017年8月12日，首屆同有三

和中醫論壇開啟。一路走來，數不清的辛酸苦辣，我與眾多

的同仁們一起成長。我們越發感到，所謂公益，其實是在利

眾的過程中，漸漸地淡化或去除自我，這是真實的利益 

所在！

八、針道之旅

回顧幾十年習醫，我既非勤奮，也非十分懶惰；說不上

聰慧，亦不愚笨。但是，總結三十餘年的醫行，竟然渺無針

跡，這是不可思議的。《內經》時代，強調五術並重，即：砭

石、毒藥、九針、灸焫、導引按蹺。當然，五術之中，又尤

重於針。我們以整個《內經》的篇幅看，不論是《素問》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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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靈樞》，談針刺的內容都遠遠大過其他，這說明從周末至漢

的漫長歲月裏，醫事活動的首選是針而非藥或其他。

在醫這條路上，隨著時光的推移，我們能夠看到的一個

明顯跡象是，針及其他三術的式微，而藥則日益突顯。尤其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7月1日，第一部由政府頒佈的法令

──《中醫藥法》出台了。好醒目的一個藥字！我們不禁要

問：其他的四術哪去了？這就是中醫當下的現狀。

醫路上的重藥其實始於張仲景，仲景因為著述《傷寒雜

病論》的巨大影響，而被後世稱頌為醫門孔聖。打開其論典

（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方論》），我們發現，與《內經》正好

相反，論藥遠遠大於論針！而由仲景原序中所言：「怪當今

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醫藥，精究方術」，亦可見其一斑。這

一重大的變遷為什麼會發生？它的歷史緣由是什麼？作為中

醫人是應該去思考的。

醫生作為一個職業並肩負起健康的職責，是近代的事

情。過去的醫事活動並沒有職業化的傾向，而是由士人來擔

當，也就是說由讀書人、文化人來擔當，醫為通業而非職

業。即如張仲景在序中所說的，作為讀書人，必須擔負起

「上以療君親之疾，下以救貧賤之厄，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

生」的責任，這是天經地義的。當然，士人在醫上的水平不

一，解決問題的深淺及範圍也就不一。所謂良醫庸醫只是這

個層面的指謂，而非關乎職業技術的職稱。

醫的這一通業模式，我們姑且稱之為《內經》模式，其

重要或最基本的特徵之一，是健康責任人的界定。健康的責

任人是自己，或更多的是讀書人自己。這正如唐代著名醫家

孫思邈在其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序言中所說：「余緬尋聖人設

教，欲使家家自學，人人自曉。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，非忠

孝也。」由於健康責任主體的這一界定，所以，上古聖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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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化，不是讓我們去開醫院，更不是把所有的「二甲」變成

「三甲」（醫院），而是教大家：「虛邪賊風避之有時，恬淡虛

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？！」教大家：「法於陰

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」這些做

法都不是在門診或住院的過程中發生，而是在平時，在日常

生活中。上述界定的根本意義是什麼呢？健康一定是自己的

事！當你認為健康是醫生的責任、是醫院的責任，而非自己

的責任時，不健康已經在根本的層面發生了。

倘因各種緣由疾病發生了，怎麼辦呢？《素問．陰陽應

象大論》給出的原則是：「故邪風之至，疾如風雨，故善治者

治皮毛，其次治肌膚，其次治筋脈，其次治六腑，其次治五

臟。治五臟者，半死半生也。」這是一段樸實深奧而又極易

被忽視的文字。它的第一重意思，疾病的發生發展都有一個

過程，即由表及裏，由淺入深，由輕到重，而非一蹴而就；

第二重意思，善治者，因明了疾病的發展過程，故於疾病之

初起，於其觸手可及處，即施治療，如此不但防微杜漸，防

大病於未然，亦且事半功倍；第三重意思，用時代的眼光，

站在全民健康的維度，這是更關鍵的一層意思：治皮毛之所

以言善，乃因皮毛之治非必專業，皮毛之傷乃人人可及，隨

手可癒。而治五臟所以言半死半生，是因為此時不僅病已深

入、病已沉重，更為特別的地方是，唯有專業所能及之。此

刻，我們重溫《素問．四氣調神大論》結尾的一段：「是故聖

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亂治未亂，此之謂也。夫病已成

而後藥之，亂已成而後治之，譬猶渴而穿井，鬥而鑄錐，不

亦晚乎！」何謂上工？何謂聖人之治？於此當益更明瞭。

雖然時代不古，人心總有趨難的一面，總要弄到不可收

拾才去收拾，總會崇飾其末，忽棄其本，故而醫之專業化走

向在所難免。然而，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，要建設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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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小康，又必須重拾簡易，還醫於民。醫的專業走向，醫的

高精尖，此為一端；醫的通業大途，醫的全民走向，為另一

端。孔子於《中庸》裏有一句讚歎舜帝的話，謂：執其兩端，

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為舜乎！於此我們亦別無選擇。

為什麼要執其兩端，才能用中於民？在魯班門前這是極

易明瞭的，因為兩頭一確定，中便即刻呈現了。不過在現實

社會裏，這卻是異常艱難的事。往往一旦注重了高精深，注

重了專業，就極易忽略普適的、平常的通業。就以針刺為

例，《內經》談針刺之所以最多，《內經》時代針刺之所以最

常用、最首選，必定是這個方法最方便、最容易得到，亦且

最具有大眾性、普適性。那個時候，用針並非專業行為，接

受針刺亦非一定要去針灸科，這是家常事，是普通人都能操

作的事！《靈樞》被譽為《針經》，其首篇「九針十二原」的所

有細節雖然至今仍有未明瞭者，但是，其中兩條卻是決定針

道是否能「終而不滅，久而不絕」的關鍵所在。其一，操作

上必須「易用難忘」；其二，效價上必須立竿見影，該篇用了

四個形象的比喻：猶撥剌也，猶雪污也，猶決閉也，猶解結

也。二者缺一不可。缺其一，則必然未終而滅，未久而絕。

考察中醫的歷史，針道之所以衰微，《內經》時代之盛況之所

以不復再現，我之所以三十餘年有藥無針，一定與上述二者

的缺失相關。

2010年的春節前，我收到了一封寄自荷蘭的信函。這

封紙質的信，計有十頁，在當今這個電話、電郵、微信十分

便利的時代，應屬十分稀有的事。寫信的是我一位旅居荷蘭

的中醫朋友，用時髦一點的說法，也算是由《思考中醫》會

出的一位粉絲。她叫龍梅，出國前曾在成都中醫學院讀過本

科，算起來我們還是校友。龍梅也像很多出國的中醫人，定

居海外了，原本不當一回事的中醫才真正成為相依為命的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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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。在荷蘭操持中醫的頭幾年裏，她主要是用針，凡是手頭

能找到的針法她都如饑似渴地學習運用，畢竟這亦是謀生的

需要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超市偶遇一位曾經經她治療數月而

不見起色的患者，本能驅使她要問一問這位患者的狀況，令

她意外的是，患者經由一種叫「五行針灸」的針法治療，很

快獲得了康復。

五行針灸？可稱自命不凡的龍梅醫生在針海裏摸爬滾打

了這麼多年，竟然沒聽過它的名字！好奇心促使她要去問個

究竟。接下來的一年多裏，龍梅的整個身心幾乎都浸泡在五

行針灸裏，全新的學習、全新的收穫，龍梅再也按捺不住內

心的湧動，提筆給我寫了上述的長信。

這是一封龍梅與五行針灸之間以身相許的「情書」，讀罷

這封情書，我亦被深深地感染了。「五行」這個名字雖是司空

見慣，但因為過於陳舊，且或多或少被認為與迷信或非科學

色彩有染，故而在現代人眼中，這並非一個被看好的字眼。

然而，正是這個不被看好的字眼，卻在一位西方人手中綻放

異彩。他就是華思禮，我稱之為五行針灸在西方的初祖。

「夫天布五行，以運萬類，人稟五常，以有五藏，經絡

府俞，陰陽會通，玄冥幽微，變化難極。自非才高識妙，豈

能探其理致哉！」這是最先記載於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裏的《傷

寒論》的一段序文。從中可見，萬類抑或五藏都稟運於五行

的主導之下，而華思禮教授以其殊勝師緣及高妙才識，會通

陰陽，探尋出五行於經絡府俞的幽微變化，傳承了五行針灸

這一源自《內經》的珍貴法脈，並最終使之由暗流中浮出 

水面。

五行源於自然，生命出自五行，然就每一位個體生命而

言，其生命的個性（或強或弱、或盛或衰、或柔或剛）皆由

五行中的某行（或木或火或土或金或水）主持並彰顯。五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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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灸的要旨，便是去發現這一個性並終身護持之。這於每個

生命而言，何其美妙！何其神聖！

華思禮教授（1923–2003）的一生，以五行針灸的習傳弘

播為其使命，死而後已，費時58個春秋。在晚年的歲月

裏，當其見到諸多來自中國大陸的針法歷經時代的洗禮之

後，已完全失去本來面目，遂萌生了要將此傳承二千餘年仍

不失本色的寶貴針法送歸故土的願望。只惜韶華不永，華思

禮未能於有生之年成辦所願。但值得告慰老人的是，其親傳

弟子諾娜．弗蘭格林在弟子龍梅醫生的引薦下，更因為上述

那封信的特殊因緣，於2012年起，遠渡重洋，迄今已11次

攜弟子龍梅及蓋來到中國，教授傳播五行針灸。六年的辛

勞，換來越來越多的國人知曉五行針灸，亦有越來越多的行

業內外的學人因感動於五行針灸理念及效用的樸素與奇美，

轉而投身於五行針灸的研究和實踐。五行針灸是迷人的，言

其樸素與奇美，乃因其輕描淡寫的處治卻能深觸人性，對於

時下眾多因工作壓力而不堪重負的群體，真是太當機的法

門。然而，若欲成為一名五行針灸師，學人不僅要專注、要

一門深入，更要能拋卻習以為常的大腦思維，進入心的世

界。也許因為手頭的工作，令我無法一門專注，也許是資質

的限制，抑或是其他的因素，對於五行針灸，目前我只能為

她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，為她重歸故里助推，卻暫時未能於

此專修學習。這對於我本人及許多關心我的朋友來說，似乎

是一樁憾事。但世上的很多事都有說不清楚的一面，當你在

無所求的心境裏成就一件能夠利益大眾的事業時，你自身的

因緣亦會悄然而至。

2014年，是幸運的一年。在諸位接引菩薩的錯綜引導

下，我遇到了針道上的師父─楊真海先生。初次見面，多

少有些客套，針上面我不過是外行看熱鬧，看上去有些歪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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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倒的針，其實並不怎麼吸引我，說效果多麼神奇，對於我

這樣一位各種江湖都趟過的人，也不會太稀奇。真是有心栽

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再成蔭，真海師無意中的一句話卻深深

吸引住了我，「我們這個針法就是調中的！」這一年的歲末，

我攜夫人進入師門，踏上了不尋常的內針之旅。

如上所述，針刺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，故有其精深微妙

的一面，然而精深了，微妙了，把握的難度就大大增加，能

把握的人就大大減少，亦就背離了易用難忘的經旨。無怪乎

時至唐初，孫思邈已感歎：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，求之於至

粗至淺之思，其不殆哉？！」孫真人的悲歎雖有其歷史因

由，有其現實背景，但以醫道而言，孫真人的大醫情懷亦不

免墮入了偏執的一端。

至精至微如何與粗淺平常打成一片？難易如何相成？益

與損如何渾然一體？這便是中之所為，中道之所為！其實，

精粗、難易、損益亦不過就是陰陽，陰陽若能自和，一片、

相成、一體即非難事了。真海楊師於法脈上的傳繼，甚或於

他事上的砥礪琢磨，亦不過為此因緣。孔子於《繫辭傳》中

有一段不朽的話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

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

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」我將這段話奉為中國文化的綱領，

並將對這段話的切身感受形成文字，作為《思考中醫》英文

版的序言。中醫與中國文化的關聯，可以在這裏得到盡情展

現。陰陽作為中醫的道統所在，在《內經》的諸多篇章裏可

謂用盡其辭。如《素問．陰陽應象大論》開首即謂：「陰陽

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

神明之府也。治病必求於本。」雖說對「治病必求於本」的理

解並無異議，這個本就是陰陽。儘管陰陽須臾都不離日用，

但由於天地、萬物、變化、生殺、神明，這些高大上的用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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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將大家搞得稀裏糊塗，讀專業的人都難弄清楚，更何況百

姓？日用而不知，便在情理之中了。知且不知，如何去求陰

陽？如何去治本呢？

要想突破這個瓶頸，就必須簡化，就必須做減法，損之

又損才能回歸於道。天地太遙不可及了，萬物太籠統了，變

化、生殺、神明又令人捉摸不定，如此猴年馬月才能求到本

上？才能陰病治陽，陽病治陰？那究竟該怎樣來看陰陽呢？

左右不也是陰陽嗎？上下不也是陰陽嗎？男女不也是陰陽

嗎？直接以陰陽命名的十二經絡不都是陰陽嗎？對！這些都

是陰陽，是最接地氣的陰陽，這個陰陽百姓不會不知！此時

回觀《素問．陰陽應象大論》給出的針刺總則：「故善用針

者，從陰引陽，從陽引陰，以右治左，以左治右。」是何等

的清晰，何等的明白！至此，真海師父對於承接的法脈──

黃帝內針已豁然無疑，對於如何令甚深的針道易用難忘，如

何使之大眾化、平民化，如何真正的走進千家萬戶，造福蒼

生，心中已然篤定！彈指間走過了數千百年，難易相成，精

粗渾然，好一個執其兩端用中於民！

接下去的故事，或傳承，或法理，或規範，已盡述於

《黃帝內針》，大家可以從容觀品，並付諸實施。

奉董秀玉先生之命，而有上述的文字，只是寫得長了

些。《思考中醫》終究還是來了，來到了她該來的地方。值此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北京傳世活字新版之際，值此活字與

師大聯袂之際，略述感懷，以會新老朋友。

劉力紅 丁酉孟秋於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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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是我眾多學生中頗具特色的一位，這個特色不是指

旁的什麼，而是指他對中醫，尤其是對經典中醫那不同尋常

的熱愛與追求。這在對經典的重視每況愈下，在高等中醫院

校紛紛將經典改為選修課的情況下，是難能可貴的，是值得

讚許的，也是最令我感到欣慰之處。作者對經典的執著與熱

愛，以及作者在經典中醫方面所達到的境界，已在這部書稿

中充分地展現出來。相信各位在閱讀過此書後，應該有所

感，有所得。

誠如作者所言，經典是中醫這門學問的基礎學科，而

這個基礎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東西能夠代替。因此，

欲學好中醫，欲在中醫這門學問裏達到較高的境界，就必

須重視經典，就必須重視這個基礎學科。欲詣扶桑，非 

舟莫適。這是古今大師們所公認的必由之路，捨此別無 

他途。

《傷寒論》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？是一部經典，是一部聖

人的著述，是一部中醫史上承前啟後的巨著，是幾乎所有的

成名醫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最重要的典籍，是伐山之斧，是

入道之津梁，而在我看來，更是一部論述疑難病證的專著。

《傷寒論》於中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，有目共睹的。正因為

其在中醫這門學問裏的獨特意義，引來了這一領域裏的古今

中外的醫家們的共同矚目。有關《傷寒論》方面的著述，迄

今為止，仍是中醫界歎為觀止的。而在這眾多的著述裏，能

像作者這樣如此平實地將甚深的經義娓娓道來者，卻實為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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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。孔子云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」余信也，

是為序。

辛巳十月 陳亦人於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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